
今年“七一”是党的101岁华诞。回首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仆后
继，不怕牺牲，英勇奋斗。

英雄不朽，精神永存。本期《口述》版特邀请两位革命后代追忆母亲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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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无产阶级革命家，久

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1911年 4月，出生于湖南省宜

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5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

命道路。

陶斯亮，曾志的女儿，196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

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

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

告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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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是母亲对我的希望是母亲对我的希望

我又一次梦见我的母亲，她的笑容依然那
么温婉，目光依然那么坚毅。我很感激这不期
而遇的梦，让我在回忆中享受母亲带给我的温
暖与力量。

一生看重“共产党员”这四个字

母亲去世的时候，正是暑气渐浓的六月，她
走得很安详，她用颤抖的手在遗嘱上写完她的
名字后，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母亲的名字虽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是对
她而言，曾志这个名字承载了一名共产党人的
远大理想追求和自我革命精神。

1926年，母亲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入
党，并如愿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从此开始了她的
血雨腥风、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之后，她把自
己的名字曾昭学改为曾志，一个争做有志气的
人。她用生命谱写忠诚，把理想付诸实践，她的

名字也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句话，是她一生中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她一生看重“共产党员”这
四个字，不忘入党时庄严许下的誓言，永远保持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参加革命后的母亲，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
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曾经在苏区、游击区、白
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下工作，生
死对她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党的事业竭尽
全力，因为党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

令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母亲冒着生命危险
千里寻党的故事。1935年春，闽东苏区失陷
后，母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历经20个月的风
风雨雨，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尽管她也
遭受多次处分和政治审查，其中有不少委屈，但
她初心不改，舍生忘死为党工作。

在她的人生字典里，
根本没有任何特权思
想。对自己的亲生儿子
石来发，她也不动用手中
的权力安排工作，而是鼓
励石来发回到井冈山当
农民，甚至铁面无情地拒
绝了孙子石金龙户口“农
转非”的要求。解决孙子
们吃商品粮问题，对母亲
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我
也曾问过一向热心助人
的母亲，为什么不帮助自
己的孙子呢？母亲说当
年干革命流血牺牲，就是
为了能得到一块田地，怎
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对于母亲这样的回
答，时间已经证明当初母
亲的抉择，如今我大哥家
四周是广阔的稻田，屋前
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
好似一幅美丽的田园风
光画，很多亲朋好友去过
我大哥家后，无不羡慕那
里的山水田园，美丽的乡
村生活令人向往。或许
侄子们也能感受当初奶
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吧！

用母亲自己的话来
说，她只是一个革命的幸
存者，那么多好同志、好
战友、好朋友都倒在了血
泊里，她却三番数次与死
神擦肩而过，幸运地活了
下来。她不能忘也不敢
忘那些曾与她休戚与共

的老百姓。与那些年轻的捐躯者相比，她觉得
自己已经得到了太多太多，再有任何的非分之
想都是罪过。

她病逝前，让我从她的80只信封(工资袋)
中掏出了几万元现金，并嘱咐我一定不要扔掉
那些信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每一笔都是
她的清白的辛苦钱。母亲向我口述了她的遗
嘱，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子女们不得分她的
这些钱。她要将钱交中组部老干局，给祁阳和
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以及留作老干部活
动基金，再留一些做出版她的回忆录之用，去世
后丧事从简，遗体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
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广州白云山下，一部
分埋在井冈山的松柏树下。

确定无误后，母亲才用颤抖的手，签了她一
生中最后的“曾志”二字。平凡又伟大的母亲，
就这样悄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回望母亲走过的87年人生之路，让我不得
不感叹，母亲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
七十年的党性锤炼，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她一
生都在保持着共产党员本色。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
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这是我写在她挽联上的
一句话。在母亲离世的这二十多年里，我不知
有多少次梦见她，梦里梦外，她从未在我的人生
中消失过。每每回想起母亲的一生，触动我的
永远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那份深沉的爱，她无
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一直激励着我，
是我一生追寻学习的榜样。

在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中感
受母爱

我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中长大，从小就经历了与父母别离的生活，
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父母亲准备到湘赣粤
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我被留在了延安，由
八路军老战士杨顺清照顾我长大。从我记事
起，耳边的炮火声、急促的防空警报声时不时都会
响起，或许正是自己的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敬畏英
雄、敬畏生命。在我后来读大学时，我毅然选择了
从医这条道路，父母亲也认为，医学是一门技术，
能够真正为人民做点实事。

我真正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父亲
陶铸含冤去世后。我和母亲朝夕相处了28年，
在这28年，耳濡目染母亲的教育，她从来不会
主动要求你做什么，或许是长期的革命生涯，特
别是险恶的秘密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
流露感情的性格。所以我和母亲在默契中传达
着感情的信息，我从来没有当面对她说过类似

“妈妈我爱你”的话，但是无形中，母亲的一言一
行都感染着我。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母亲每花一笔钱就要在
账本上详细记录，从来不含糊。一年四季，她
几乎不会给自己添置新衣服，都是三四件衬衣
换洗，她的茶杯是没有把手的，一个牙刷也要
用很久，梳子掉了梳齿也坚持用，从来不会用
什么护肤品，从来不倒掉剩饭剩菜，都要全部
吃完。有一次，母亲坐公交车去购买生活物
品，其实她也可以坐公家的车，但是她从来不
会享受本应该享有的待遇，没想到那次她坐公
交车出了事。那时候公交车秩序较乱，大家都
在蜂拥而上，母亲比较弱小，被挤在公交车门
外，头部被车门夹住，被医院诊断为脑震荡。

在生活中，我们家像大多数家庭一样也会
有代沟，也经常磕磕绊绊。代沟主要在生活态
度与方式上，比如我一开始不太理解，母亲明明
可以不挤公交去购物，非要挤公交挤出个脑震
荡。但是，我后来渐渐理解了母亲骨子里的艰
苦朴素、清正廉洁。

我的儿子有次在餐桌上说：“妈妈总是把好
肉夹到我的碗里，我总是把我不想吃的下意识地

给姥姥，姥姥总是特别自然地就吃了！”儿子的话
轻描淡写，却表达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关系。

对物质生活淡泊的母亲，却对精神信仰非
常执着，这种巨大反差就是母亲品格上的最大
特色。我把困难、挫折或者委屈告诉母亲时，她
回赠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你是共产党员，
你干的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为某个人干的，因此
不必在意某个人对你怎样。”

受母亲的影响，我在24岁那年光荣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年轻时就树牢了道路自信，深深
牢记党的教导，认准了目标只管前行，从来没有
迷失过方向，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如今，

“不亢不卑、宠辱不惊”成了我的座右铭。

发扬乐于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

回首这一路走来，如今我已 80多岁，这一
生虽然历经许多坎坷，但感觉自己是幸运和幸
福的，生活得无怨无悔。我当了20多年的医
生，做了30多年的慈善，50岁时到成立不久的
中国市长协会任职，同时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兼
职，创建了爱尔公益基金会，在中国市长协会一
待就是24年，直到74岁才退休。

在做慈善工作时，祖国的边远地区都留下
了我的足迹。我先后发起了“智力工程”、东乡
扶贫助学行动、“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

“向日葵计划”等多个公益慈善项目。迄今为
止，我所领导的公益机构就义诊筛查了上千名
脑瘫患儿，累计救助近400名脑瘫患者。

或许有人好奇，我后来为什么一直从事慈
善，其实一开始也不是特意就接触慈善，但是在
做慈善时，我感受到奉献就是一种快乐。

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在解放军第七医院
当医生，被派遣到甘肃临夏的一所医院工作，在
那里待了三年，我经常一个人下乡去征兵体检。
那时候的东乡县城，整个县城就是几间泥坯房，
夹着一条黄土翻飞的公路。当我为大约100多
名东乡征兵青年做完体检后，发现东乡体检的青
年不合格，主要还是发育不良，身高体重达不了
标。当时的东乡无论是环境，还是老百姓生活都
非常艰苦，这很触动我的内心，这无形之中也促
进我后来从事公益慈善工作。

我前前后后去了很多次临夏，2000年，我
邀请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夫妇、北京外国语学
院教授吴青重到东乡考察教育扶贫，之后连续
几年带女市长们去做“手拉手助学活动”，让东
乡的女孩们能上得起学。

回想当初1968年，我第一次到东乡县看到
的那一幕，与如今的东乡风貌相比，那简直是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乡的变化只是国家繁
荣富强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

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是母亲生前
对我的希望。我会继承母亲乐于奉献、淡泊名
利的精神。我奉献，我快乐！只要自己身体允
许，我会永远助人行善。

母亲和彭家姐嫂们打出了“彭家女
将”威名

1936年，我出生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碕
石村，一年多后父亲和母亲先后离开碕石奔赴
延安。我再见到他们，已是13年后的1949年新
中国成立前夕，父亲陈正人的身份是中共江西
省委书记和江西军区政治委员。母亲彭儒是最
早的女红军之一，也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井冈山
红军。她的革命品格，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

碕石村是一片红色热土，大批仁人志士苦苦
寻觅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彭家儿女纷纷投
身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革命洪流。母亲跟随彭
家姐嫂们在农军和革命军攻打反动派占据的重
镇黄沙堡等军事斗争中，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打
出了“彭家女将”的威名。

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之后，除一批优秀革命
骨干留在碕石和宜章继续坚持斗争外，碕石村有
167位优秀儿女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
1928年5月4日，江西宁冈县龙市镇举行庆祝“朱
毛会师”的联欢会。母亲年纪虽小，胆子却很大，为
表达无比喜悦的心情，她大胆地上台表演了“葡萄
仙子”独舞，演唱了湖南民歌。两军会师井冈山以
后，打了许多胜仗，红四军第29团战斗英勇顽强，
团里的众多碕石彭家英雄儿女打仗是英雄，搞宣
传是能手，做群众工作是模范，被大家称赞为“红四
军中彭家将”，成为红军初创时期第一个英雄模范
群体。

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克服一切困难

每每看到墙上慈爱母亲的照片，我都为她
容貌中透露出的坚毅神色所感染。那是一位对
革命充满热情和坚定信念的战士特有的气质。
母亲出身开明乡绅之家，早年与同族兄长姐姐

们在湘南学生革命运动中心——衡阳三师读
书，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秋，母亲任湘赣边界
特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与吴仲廉、曾志并
称“井冈山妇女运动三杰”。

我每次登上井冈山，脑海总是浮现出父辈
在这里的战斗岁月。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
彭德怀部800余人、红四军32团王佐部500余人
和父亲领导的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当时，怀有身
孕的母亲与父亲摆脱敌人追赶后转入深山老林，
隐藏在老乡晚上防野猪守山的草棚里。那年冬
天井冈山连下40多天大雪，父母饥寒交迫。他们
四处寻找党组织和群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母
亲严重缺乏营养，常常晕倒。但她休息一下，又
坚持起来为游击队员洗衣、缝衣、烧水。

有一个晚上，他们在一片被敌人烧毁的房
屋废墟中找到了一点烧焦的谷粒。他们异常
高兴地把这些烧焦的谷粒一粒一粒地捡回来，
用手慢慢搓出米心来，放点野菜，烧了一锅汤
来充饥。由于长时间吃不到盐，他们腿软心慌
眼花。最难熬的夜间，他们躺在一层杉树皮
上，盖着一条破了十几个洞的棉花套，瑟瑟寒
风从草棚缝隙间钻进来，就像睡在一个大冰
窖。在坚守井冈山的40多个日日夜夜，母亲
和同志们浴血坚持，与敌人誓死周旋，是最后
撤离的红军将士。

母亲在战争年代参加过不少战斗，早已把生
死置之度外，在母亲心中，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传承母亲和彭家将英烈们的革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全身心投入国家发展
建设事业，经常深入基层生产一线，干劲十足，
任劳任怨，1960年当选为首届“全国三八红旗

手”，时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亲自把奖状颁发给
母亲。

离休后母亲心系家乡，先后三次回到宜章，
和老革命家们一起从事协助申请国家拨款修建
湘南起义新纪念馆等大量工作，不遗余力地为
家乡老区建设和公益事业呼吁奔走。母亲常对
我说，她是代表革命烈士们为家乡人民做事。
母亲平时省吃俭用，但为公益事业总是慷慨解
囊。母亲临终前10年用于捐助赈灾、希望工程、
烈士子女等支出33万多元，临终之际又把仅有
的5万元存款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母亲很怀念“彭家将”英雄儿女。她说：“尽
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看到新中国诞生的那
一天，但共和国的旗帜上有着他们的鲜
血，人民军队的战旗上永留着他们的精
神。”“我希望能将他们的英雄事迹进
一步地给予宣传，以告慰先烈在
天之灵，让他们的精神永世长
存。”

我认真学习并努力传承母亲
和彭家将英烈们的革命精神，在全
国红军小学工程建设理事会的领
导下，从2012年开始积极牵头协
调，先后组织在遂川、宜章碕石、莽
山瑶族、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
等老区创建了七所红军小学，与兄
弟姐妹一起积极为红军小学捐款
捐物，心系老区，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为了了却康克清妈妈生前的心
愿，我和井冈儿女们一起协调昌吉赣铁
路在革命老区万安县开设站点，帮助遂川等
井冈山市县争取到渝长厦高铁设站支持老区
建设，协助地方政府争取到国家立项建设莽山
大型水库，可以解决30多万老区人民的饮水和

灌溉用水问题。我和兄弟姐妹也遵循母亲遗
愿，参与整理编辑出版革命史料《碕石彭家将》，
筹拍影视作品，宣传弘扬革命精神。

我已经86岁高龄，精力和身体状况也不如
从前，但母亲和她那一代英雄先辈们的事迹和
奋斗精神时时感染、鼓舞着我。我没有时间放
松，没有理由懈怠，一定坚持下去，努力向革命
先辈们看齐，尽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和义
务，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红军妈妈的革命品格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红军妈妈的革命品格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
彭儒之女陈宜生：

彭儒，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战
士之一，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我党纪律检查战线的杰出
领导干部，1913年3月6日出生于湖
南省宜章县碕石村，14岁参加革命，
1930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陈宜生，彭儒之女，中共党员，高
级工程师，电子工业部干部，国家科
委综合计划局处长，中国科学器材
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退休后任
井冈儿女联谊会首任会长，全国红
军小学工程建设理事会常务理事。

人物简介

曾志之女陶斯亮：

1994年，曾志与陶斯亮（右）在松风石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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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